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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金庸」策展緣起             李志清 

 

1963年秋，沙田仍然是阡陌縱橫的鄉郊，往大圍的方向走，火車軌旁有一所新建

的政府診所，人們叫它「新醫院」，我就在那裏出生。現在香港文化博物館座落

的位置，鄰近「新醫院」原址，猜想相距不過五十米。 

 

2017年春「金庸館」成立，我應邀擔任「繪畫．金庸」展覽的研究、策劃人。自

我出生半個多世紀後，我再度回到這裏參與一個世紀盛會，一個在我的創作生命

中，如斯重要的長輩之展覽，心中那份喜悅，實在難以言宣。這種奇妙的感覺，

有如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當我接到一通電話後，知道將會首次與金庸先生見面

時一樣。在此之前，怎也沒有想像過，竟然可以和那位自小存活於我心目中的巨

人同坐一桌，一同喝茶、一同吃飯；然後，開始為他的小說創作封面、插圖；然

後，更一同創辦出版社、出版漫畫，再一同到台灣出席宣傳活動；然後，又不斷

創作有關的大型水墨畫；然後，來到「金庸館」的開幕誌慶展覽。 

 

從金庸小說衍生出的創作類型，有電影、電視劇、動畫、漫畫、遊戲，乃至水墨

畫等等，而屬於「繪畫」範疇的有以下三大類。 

  

1、 小說的封面、插畫 

早年的金庸小說封面插畫選用的多是古代至近代的水墨畫名作，都是先有畫、後

選用，並不是為描寫小說內容而創作的。直至近年，小說封面就有我創作的兩個

版本，分別是日本的德間出版社出版的，以及小說的第三次修訂本（包括香港、

國內及台灣版），是專為配合小說內容而繪畫出來的；後來也有了董培新的畫作，

被選為封面之用，最近也有以設計為主沒有畫作的封面出現。 

  

至於插畫方面，由香港明河社出版的版本，曾經採用姜雲行（雲君）及王司馬兩

位的作品，而日本版則由我作插畫。這些插畫，主要的功能是解說小說中所描寫

的內容，沒有加入太多個人主觀、非關小說內容的創作。 

  

2、 漫畫 

以金庸小說作藍本而編繪成漫畫的作品方面，曾得到金庸先生授權的漫畫家有新

加坡的黃展鳴，台灣的林政德，香港的區晴、黃玉郎、馬榮成、何志文及我本人

等。不同的主筆，有不同的處理方法，不同的出版形式。然而，漫畫主要以市場

銷售為主，需較多從讀者閱讀的角度去考慮，因此不太強調主筆情感的抒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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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能脫離小說本身的軌道。 

  

3、 水墨畫 

近十多年，由金庸小說延伸的水墨創作，並得到金庸先生親自授權的，有董培新

及我兩位。水墨畫異於插畫與漫畫，它並非以出版書籍為目的，而是直接掛在牆

上作欣賞、展示之用的。因此，水墨畫的原畫尺寸便大大有別於插畫及漫畫，一

般都比前兩者大幅得多。而以水墨畫形式創作的作品，在功能方面亦不同於漫畫

與插畫，由於不需要有市場考慮，故可以加入畫家的個人感受及主觀意志，其藝

術價值便可相對地得到提升。再者，水墨畫是從不同角度作出精心選材的延伸創

作，例如董培新主要是以直接描寫小說的情景為主，我相對地較多選取小說中抽

象的成分，再加以感性的創作。 

  

由金庸小說延伸出來的三種主要的繪畫創作，只有我一人是三者都有涉獵的，更

感受到金庸小說可衍生的無限可能性。以上三種繪畫形式，只是一個概括的說法，

其實每一種都可以從創作或畫家採用的視角再作分類。 

  

「繪畫．金庸」的展覽配合金庸館開幕而舉辦，目的是要把以上提及的三種不同

形式的作品，及所延伸的周邊產品，直接呈現給觀眾，希望從繪畫這種藝術媒介，

讓讀者、市民可以對金庸小說有另一個層次的了解。 

  

小時候，每次拿起一本新書，都會先翻閱一下插畫，得到這本書的第一印象，然

後再細閱文字內容；到今天，這個習慣一直都沒有改變。好的插畫，可以補充文

字的不足，一層一層增加意象，耐人尋味，令讀者得到文字內容之外的另一種感

受。 

 

最後，我想在這裏再補充一下姜雲行與王司馬為金庸小說創作的插畫風格。姜雲

行（雲君）的插畫較傾向傳統畫法，如《芥子園畫譜》所展現的風格，人物比例

準確，骨法用筆，以白描黑白為主，沒有渲染，線條清晰，方便舊式印刷，構圖

踏實，寫實客觀地描繪故事內容。與此比較起來，王司馬的插畫則更具個性化，

人物活潑可愛，構圖大膽有趣，疏能跑馬，密不通風，對比強烈，具裝飾性，如

國內賀友直風格，細看遠處常有極小的人物，把景深拉得很遠，尺幅千里，有些

加入水墨渲染，濃淡的變化，只是當年水墨的層次不易印刷，許多插畫印出來並

不清晰，黑白對比強烈，也有傅抱石味道，線條幼細，落筆隨意行雲流水，傾向

抒情性。 




